
“蒋介石有三宝 《 斯麦传》、《曾（国藩）胡

（林翼）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他把这三部书当

作他修身的蓝本、处世做人的规范和事业的指南，天天

读它，默记它，常常引用这些书里的东西。这三部书真

可谓是他的命根子。”

，

“他（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国民党党员，

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

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的回忆李奇中

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始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那时，我是学

生，他是校长，完全是一种师生关系，尔后也仅仅是一般工作关

系。因此，虽然我同蒋介石接触的次数不少，但值得记录的似乎

师副师长、师管区司令等。

作者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后曾任黄埔学生军连党代表。国民党军第七预备



孙中山的右侧坐着夫人宋庆龄。蒋介

并不多。现将记忆所及

鳞半爪，略为记述

年，国民党

和共产党合作创立黄埔

军官学校，学校的总理

是孙中山先生，校长是

蒋介石。我从长沙前往

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一

期，获得取录。第一期

学生于 月月入伍，

日正式开学。开学

典礼的会场设在本校楼

下过道，搭了一个台

子，台上的白幕布上贴

着“亲爱精诚”四个正

楷字，这是蒋介石定的校训

学校总理身份出席了大会。

石始终保持立正姿势，极其严肃地站立在孙中山的左前方。孙中

山在大会上宣读了训词：

三民主义， 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蒋介石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开学典礼由蒋介石主持，孙中山以



矢勤矢勇，必信必志。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接着发表演说。大意是：第一，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没有成功，

主要是没有革命军队。今天开这个黄埔学校，是以这个学校的学

生做根本，建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队的骨干。独

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第二，什么

叫做革命军呢？就是要有革命的基础，所谓革命基础就是革命主

义，就是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大家要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三民

主义。第三，革命军人要不自私自利，不怕困难，不怕死，要敢

于一个人打敌人十个、一百个、一千个，要少数人打多数敌人。

第四，革命军人要有革命志气，就是要有大的胆略；大的目标，

就是救国救民的大目标；革命志气的最终表现，就是不怕死，舍

生取义，不成功便成仁。诸位一定要立志做革命军人，一定要完成

救国救民的大业，担负起这个责任，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个责任。

我们学生都是坐着听训，而蒋介石却始终立正，恭听孙中山

讲话，最后并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我们师生都敬听了我们最

敬爱的总理的训词和讲话，我们衷心拥护。对于这个讲话，我们

要当作终生格言，身体力行，贯彻不懈，矢志做一个真正的革命

军人。诸位同学一定要立志，要有革命军人的志气，要有不成功

便成仁的牺牲决心，一定要努力实行三民主义，完成救国救民的

伟大事业。希望大家一心一德、亲爱精诚地共同担负起这个责

任，以副我们总理的期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情景。

月开学后，于同年冬末毕业。年黄埔第一期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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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有三宝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无论在课堂、操场、野外，蒋介石都

亲自临场督促，尤其是操场术科。

操场是校舍东面约七八百米的一块大草地。我们每天上午下

午都出操，由总教官何应钦、总队长邓演达、副总队长严重领队

到场。蒋介石几乎每次必到。他一来到操场，总教官何应钦便发

出“立正”口令，全体就地肃立，以示尊敬和迎接，然后他向蒋

介石报告当时所授科目和进度。蒋介石有时还亲自检查各队的操

练，纠正学生的动作，讲解每个动作的要领和掌握好要领的重要

性，颇为详细。有时，俄国顾问教官也随同蒋介石去操场或野外

看操，随时纠正学生的动作。蒋介石不一定与学生收操时一道退

场，有时先退场，退场时仍由何应钦发“立正”口令相送。

由于蒋介石想把黄埔军校当作培养他的骨干力量的一个基

地，因此他在培养第一期学生上不惜花费心血。例如督促教官编

选教材，极力主张采用俄国式的，反对日本式的（何应钦则主张

使用日本式的，因大家不赞成，仅仅聘请日本教官教授刺枪术）；

采用修改过的典范令，采用俄国式的制式动作如正步、疏开队

形、散开队形等等；又如采用俄国式的军服军帽，总之一切都想

仿效俄国式。蒋介石还采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分期分批找第一期

学生个别谈话，或邀请到他家里作客，以示关怀。

《俾斯麦传》、《曾（国藩）胡（林翼）治

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他把这三部书当作他修身的蓝本、

处世做人的规范和事业的指南，天天读它，默记它，常常引用这

些书里的东西。这三部书真可谓是他的命根子。

有一天晚饭过后，蒋介石把我们第二队第三区队学生邀请到

他的家里作客。第三区队长蒋鼎文是蒋介石最喜欢的一个队长。



睡，问这问那，表示亲切友

我当时是第三区队的学生。蒋介石对大家说，今天邀你们来作

客，可以随便些，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要拘束。接着又宣布

说，家中藏有我的三件宝贝，你们哪个如找到了，重重有赏。

同学们于是有意“装疯”，到处寻找“宝贝”，楼上楼下，各

个角落，连厕所都找遍了，每找得一件就拿去给蒋看，但蒋都说

不是。找了好大一会儿，谁也没有找到那个所谓“宝贝”。我们

同学当中有个李之龙（此人在入学黄埔之前，已从苏联学习海军

回国，善于交际），是在蒋公馆混得最熟的一个。这时，蒋夫人

姚氏（蒋的次子蒋纬国的养娘）暗示他说，校长的“宝贝”是藏

在校长床上枕头底下的三部书，他天天要拿着阅读的。李之龙果

然在枕头底下找着了这三部书。蒋介石高兴地说，对，这就是我

的“宝贝”。接着，蒋介石又说，这三件“宝贝”打算印出来发

给大家，希望大家像我本人一样，天天读它，念念不忘，把它们

作为做人做事的根本。

四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俄国运来了一批军械，以后又陆续运

来几批，作为建立新军之用。有一天，学校派我们第二队学生出

差。临行之时，蒋介石对我们训了话，大意是：今天第一次派你

们出差，要晓得这是一件秘密事情，乘夜坐船去，要严守秘密，

不准乱说什么，试试你们，看你们能不能保守秘密。革命军人应

该懂得保守秘密。这是一次锻炼，我信任你们。于是我们星夜坐

船出发，沿珠江而下，拂晓前到达虎门，驶向一艘预先停泊在那

里的苏联船。这是一艘货轮，舱面上用大木头掩盖着。这时我们

才明白出差是干什么来的了。我们的船与苏联海轮一靠拢，那船

上的苏联人就有几个跳到我们船上，同我们握手问好，李之龙就

上前当翻译。他们问我们打不打



年 名学

生，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特别是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的政

治教官不断对我们灌输革命思想，大家都认为自己已成了一个新

时代的军人，兴高采烈，怀着冲锋陷阵、奋斗牺牲的决心离开了

黄埔。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又一次对我们训了话。

这次训话，除了他的那些老生常谈以外，还将他母亲对他的

教训重复一次。蒋介石说，他同原配妻子结婚的当天，他的母亲

突然痛哭起来。他便问母亲，孩儿娶亲是大喜事，应当特别快乐

才是，为什么不但不快乐反而哭泣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母亲

于是拉他坐在身边，边哭边说，你要知道我为什么哭泣，我是在

替你担忧。你从今天起就算成家立业了，就要独立生活，走你自

己应走的道路了，我不晓得你能否谨记你母亲平日给你的教导。

我是守寡把你抚养大的，费心千万，只望你一朝出头做一个像样

的人，你能这样吗？老娘实在放心不下。因此，深为你担心，总

希望你能成名做大事，使我放心。蒋说，这是我母亲的谆谆教

诲，殷殷期望于我的。现在，你们今天毕业了，从此将要各自独

立工作了，如同我母亲期望于我的那样，担心你们能否成人成

好，接着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一起上了这艘苏联船。他们上船后，

吊开大木头，船上便露出一箱一箱军火。他们把它卸到我们的另

一只船上，卸装完毕后，又用大木头盖上，驶回黄埔。

后来，黄埔掌握了分配苏联武器之权。所谓黄埔权力，亦即

蒋介石的权力。蒋介石凭借黄埔权力，可以明目张胆地抗拒孙中

山的意旨，独霸苏联援助的武器，不给一枪一弹与别的军队，如

滇军、湘军、桂军，甚至粤军，以致激起各方军人的反抗。蒋介

石更假平叛之名统一了军权。

五

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这期共



个人。政治部主任和政工人员没有

事，能否为校长争气。

六

我们第一期同学毕业后，即分发工作，有的派往军校教导团

担任连排长，有的担任连级营级党代表，有的派到续招的学生第

二期、第三期担任队长或区队长，有的派到校长办公厅服务。当

时，我被派为连级党代表。党代表系一种政治工作性质，派任为

党代表的人，在到差之前，须先到一个短期训练班集中训练。我

们在训练班吃饭都是同校长办公厅的人一道吃，每天三顿都一

起。校长办公厅设在头一排房子的楼上。每顿吃饭，都是蒋介石

坐在当中的主席，右边坐着何应钦、邓演达，左边坐着王柏龄、

严重。两边各设一排长条桌子，坐着各级官长，我们党代表在进

门这一边即主席右边，每席

在一起吃饭。用餐时先由校长发“开动”口令，于是大家严肃安

静地吃饭。吃完后各人仍然坐着不动，要等到下面汇报和上面指

示完毕，再由校长说声“随便”，才退出饭厅散去。天天顿顿如

此。因为我天天在那里吃饭，所以听到蒋介石不少发言，也不外

是奉公守法、为党为国、矢志忠诚等等老调。倒是有一件事可谓

一叶知秋，值得一记，经过是这样的：

多人叫到校长办公厅（在有一天，蒋介石把我们党代表

饭厅的一头第二进的大屋里）听候训斥。原来是学校设有党代表

制，廖仲恺是校党代表（廖被刺后由汪精卫继任）。廖不住校，

但随时来黄埔。某日，我们讨论党代表归谁领导的问题时，认为

教导团的党代表理应由校党代表廖仲恺任命，而工作系统则应归

政治部指导。营级党代表茅延桢（原第一期第二队队长）主持讨

赢）以外，所有

论。教导团各级党代表除两个团党代表（一团廖斌，二团王登

多个营连党代表都同意这个意见。大家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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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是代表我们

同意了，于是由茅延桢领头，一起到广州去找廖仲恺，要求这样办。

大家在茅延桢带领下，上了黄埔到广州的专用船大南洋渡船。

谁知这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当我们乘的船正准备启航时，蒋

派人来勒令我们下船，不准到广州去，并命令我们立刻到校长办

公厅去听训。

来到校长办公厅，只见蒋介石大发雷霆，怒气冲天，脸色变

青，精神紧张万分。他坐在办公桌旁，我们大家立正站在他对

面。蒋介石破口大骂说，你们想造反吗？这还了得！你们还未走

上工作岗位，羽毛还未硬，就想造反吗？你们都是我亲手教养出

来的，我是校长，是老师，你们就想造反吗？你们应该服从校

长，一切行动就应该听我校长的，只能听我校长的。你们想要到

广州去找廖党代表，你们要晓得廖党代表和我是一个人，一切都

交给我了，就是一切事情我一人说了算。他一边说话，一边抽开

身边的办公桌抽屉，拿出两个图章摆在办公桌上。又说，你们

看，这是我校长蒋中正，这是党代表廖仲恺，我喜欢用什么图章

就用什么图章，我就等于廖党代表，蒋中正就是廖仲恺，你们懂

吗？你们要到广州去找廖党代表，这种行为对不对？

大家不敢回话，蔡光举（第一期同学，营级党代表）答道：

报告校长，不对，请校长莫怪，从今以后听校长的话。好像蔡光

多人意见似的，既然有蔡光举出来答话，茅延

桢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方怒气稍敛，说，

你们这次行动是个大错误，你们今后再不犯这样的错误就好。

蒋介石这种一反常态的做法，使我十分惊讶，引起我对他为

人的怀疑，但是实质究竟如何，当时也弄不清。后来才懂得，这

是个原则问题，是权力问题。在权力问题上，蒋介石是从不让步

的，从不宽容的，一旦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便真情流

露，现出他的独裁本性。



、李奇中等组成，、张远韬、游步

导第一团何应钦部、第二团王柏龄部于

七

黄埔军队的第一次东征，第一仗就打淡水。淡水是进入广东

东江的第二道门户，第一道门户是惠州。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教

年 月底进抵淡水

附近，准备攻取淡水城。广东军阀陈炯明部莫雄一个旅加上其他

队伍共约三四千人之众，正据城死守。我军两个教导团的兵士大

多数是江苏、浙江招来的新兵，营连排各级干部则完全是黄埔军

校第一期毕业学生和队长担任，山炮兵第一连是军校在校本届毕

业的第二期学生。新兵新干部初次上阵，从未听过枪声炮声，只

有革命勇气和锐气，毫无作战经验。淡水筑有高大城墙，颇称坚

固，敌人以为固若金汤，可望守战无虞。

人组成的奋勇队即敢死为了攻城，我军特别挑选了一个由

队，以党代表蔡光举、赵

做爬城先锋。攻城开始前，蒋介石除对两团官兵打气外，还特别

召集奋勇队员讲话。蒋介石说，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要

奋斗牺牲，英勇向前。我在学校所教导给你们的一切本事，都靠

你们亲身实践，总结成绩，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都会在阵地

上检验出来。今天是你们英勇行动的起点，要冲锋在前，带着队

伍爬城，谁先爬上城墙并踏进城内，歼灭敌人，谁就得头功；谁

就算是我的好学生。我自己也会带领队伍上前杀敌，共同奋斗。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战场上向学生打气。头一炮倒真是打响

了，我们很快攻下了淡水城，全歼了守城之敌。

月年退，我们陆续占领了海丰 、陆丰，进驻揭阳。这是

进驻淡水城后，队伍继续攻击前进，连战连胜，敌人节节败



月

的事了。从此，军校教导团出了名，东江一带老百姓还传出许多

奇闻，说黄埔学生军勇敢善战，所向无敌，有如天降神兵，又有

俄国人督战，又有机关炮、大炮，说得神乎其神。

日拂晓前，我们两个团分别到达棉湖、鲤湖附近，

并展开了攻势，与迎面之敌陈炯明主力林虎、李易标两部共约一

万多敌军激战。在棉湖地区，教导团第一团正面战斗特别激烈，

激战至中午以后，鲤湖方面的第二团还无动静，以致形势危急，

阵线动摇，伤亡甚重。一营营长蒋鼎文负伤，撤下火线。一连除

我和司务长阎国福二人安然无恙以外，所有连长以下的官兵全部

阵亡，士兵伤亡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被迫撤退至团指挥所附近

待命。这时，有少数敌人冲到团指挥所附近，何应钦亲自督促特

务连及卫士排抵抗涌来之敌，方得转危为安。此时，炮兵连因炮

打不响了，也撤退至团指挥所附近。

这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都来到团指挥所。蒋介石看到团长

何应钦面带愁容，一言不发，便带着笑容说道，何团长，要顶

住，一定要顶住，倘若不顶住，稍为后退，影响全局，我们将无

路可走了，广州也将靠不住了。何团长，千万要顶住。他说这句

话时，好像心里十分担忧。稍后，蒋介石一眼看见炮兵连长陈诚

也来到团指挥所，便对他说，你几门炮真的打不响了么？你为什

么不亲自试试呢？陈诚只得重新把炮架起，亲自瞄准，亲自拉

火，不想炮还真的打响了，头一炮正打中团指挥所前面密集的敌

人，打死甚众，顿时使得未死的敌人四散逃命。此时，其他各炮

也打响了，命中了敌人目标，接着延伸射击，敌人纷纷后退。我

们前线打得很苦的官兵乘势猛烈追击，遂转败为胜。这时，鲤湖

方面的第二团也接上了火，两方夹击，敌人全线溃败，我们便全

力向兴宁、五华猛追。

原来几门炮为什么打不响，其原因在于每门炮连续打了一个



头甚多。没料到排长谭肇明怀有私心，

年

长，不再担任党代表职务了。这个连担负广州卫戍司令部的警卫

任务，包括守卫国民党中央党部、汪精卫公馆、廖仲恺公馆和蒋

介石在广州的公馆（蒋介石分别在广州市和黄埔两处居住）的保

卫任务。当肃清广东军阀时，还曾负责逮捕魏邦平、梁鸿楷等

人。记得那一天，我率领谭肇明这个排，到达魏邦平住处搜捕。

魏邦平住在广州市西关，公馆占有半条街之大，仅是家中的电风

扇就有 多台，女使

除乘机大发洋财外，还强占了一名漂亮丫头，租了房子藏起来。

此事被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把我这个当连长的叫去询

问。我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被蒋狠狠地训了一顿，随即叫传谭

肇明。

谭肇明是黄埔一期学生，陕西人，是一连中尉排长。谭肇明

到了蒋介石跟前，蒋态度严肃，满脸怒气，对谭严厉申斥，说他

忘记了校长教训的根本，破坏了军纪；遵守军纪做不到，还能做

到舍死拼命吗？说他犯了大罪，如不严办，就不足以服众。当即

把谭肇明绑起来送去枪决。

十

惠州城之战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陈炯明自第一次被

上午，撞针红了，变软了，所以撞针失灵。后因撤下休息了一个

时间，大约炮身冷了，撞针又变硬了，所以再次一打就打响了，

并不是陈诚有什么神通。蒋介石异常高兴，立即命令提升陈诚为

营长。后来，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以这一天为棉湖胜利纪念日，尤

其是何应钦，每逢这一天都邀请参与棉湖战役的人聚餐。

九

月第二次东征时，我被调到第二师五团一连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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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黄埔学生军打败，退入闽、赣边境后，乘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整

肃滇军、桂军军阀之际，又死灰复燃，率领其主力万余人来到惠

州，凭据惠州坚固城池及附近有利地形，企图在惠州同蒋介石决

战，夺取广州。

蒋介石此时已扩充了军事力量，由两个团扩充为军，名为国

民党党军第一军，蒋介石自任军长，周恩来升任军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职由熊雄接任），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

二师师长王懋功。此次东征，由何应钦率领第一师沿海丰、陆丰

直驱潮汕，蒋介石亲率第二师的第六团攻取惠州城，第二师四、

五两团留守广州。第六团是俘虏的滇军士兵，干部全系黄埔学

生，但团长却为滇军过来的刘耀辰。这个团在强大的炮兵支援和

苏联顾问的参谋下，经过血战，攻克了惠州城，歼灭了全部敌

军。

夫人

惠州城攻下后，蒋介石建了大功，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三位

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廖仲恺夫人何

香凝，去惠州慰劳蒋介石，并派我这个连的大部（一部留广州守

卫）护送。

我们一行先是乘火车到石龙，由石龙换乘小火轮，沿东江上

驶，直达惠州。蒋介石预派副官在江滨码头候迎。因副官是骑马

来的，陈璧君会骑马，便商请副官把马让给陈璧君骑，我们一行

步行。谁知马失前蹄，把陈璧君摔下马来，跌伤了。副官只好找

来担架把她抬着走。到了司令部时，蒋介石亲临大门外迎接，态

度极其和蔼，亲切热忱，并亲自扶着陈璧君走进屋里。

十 一

日，在南京举行的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

大会上，我又见到了蒋介石，自惠州之役以后已约有八年没有见



到他了。当时，他对我打了个招呼，并让我改日到他家里见。过

了几天，蒋介石找我去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黄埔一期同学李及

兰（原任旅长，当时在陆军大学学习）和贺衷寒（当时任政训处

长）。

我们是在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见到他的。这是一栋两层洋

楼，楼下是小客厅，大约楼上是他的卧室和书房。楼下陈设极其

简单，进门对面摆了三张沙发，一个玻璃面长方茶几，左上方摆

了一个玻璃面圆桌，桌上摆了一个插花的花瓶；进门这一边摆了

几张弹簧坐椅。我们就在进门这边坐椅上坐下了。当时，蒋介石

正在大客厅会见客人，直到客人走后，才来到小客厅，又上楼去

换了衣服便下楼来了。他坐在正中的长沙发上，面带笑容，首先

问李及兰，问他夫人掉水失命，再娶了没有，问他上陆军大学后

觉得怎么样，又问他需不需要钱用等等，然后用红蓝铅笔在便条

纸写了发几千元字样的条子交给李及兰。接着问贺衷寒有什么事

情，贺汇报一些情况，请求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然后问我，他

说，好多年不见了，我是挂念你的，无奈我的事情比较忙，没有

照顾到大家，致使你们有的走偏了道路。又说，团结就是力量，

同学要团结。同学好比兄弟一样，要团结起来就不怕别人欺负

了。比方一把筷子，单独一根容易折断，捏拢成一把就不容易折

断了。同学也是一样，人也是这样，要大家团结起来，彼此相亲

相爱，精诚团结，不要不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道理应当懂得。

我校长在学校教诲你们的中心点，就是要团结，要亲爱精诚，顾

全大局，要为救国救民革命到底。他还对我说，你想进陆大可以

报名。

很奇怪，谈了这么多话，蒋介石就是不提共产党的事。



年我投拜

元。

元。

黄振世的回忆

我于 年投拜于黄金荣门下。由于我发迹后仍忠于黄门，

老头子更是对我另眼看待，为了表示对我的信任和显示他自己的

威风，和我谈了不少“私房话”，其中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蒋介

石拜师在他的门下。

年 月陈其美被刺死于上海，蒋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

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他需要另辟门路，寻找庇护者，乃

开始与张人杰、戴季陶、陈果夫等关系密切，并跟随他们参加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因投机失败，背了一身债，处境十分狼

狈。在被债权人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避债到

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因为债务所缠又缺乏盘费，就去找虞洽

卿老板商量办法。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虽有地位，却是一个卖

空买空的“空壳老板、负债大王”，不肯做这种赔本钱的事情，

就代蒋介石出主意，介绍他去投帖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利

用黄金荣牌子，去对付债权人，二可以向黄商借盘费。两人商量

定当，先由虞洽卿与黄金荣谈妥并约好日期，并陪同蒋介石前去

举行拜帖仪式。

元至

这里先得来一个说明：按照安清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普通一

般的压帖贽敬自几十元至几百元，最起码的亦需

若照当时黄金荣、杜月笙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甚

至有几千元的。贽敬越多，越受老头子的看重。

元，捐助造“四教所”款项黄金荣为师的时候，就花费贽敬

多元，总数超过元，门房、茶房以及其他小账

拜师之前，要填具门帖经黄金荣允准方可。这门帖是由黄金荣账



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

房间印就的，约 寸长

寸 的照

寸半宽的淡黄色双层折子，里层印着姓

名、年龄、籍贯、住址、介绍人等，左角上还要贴上

片。举行仪式的时候，所堂里点起香蜡烛，黄金荣坐在中堂，地

上铺着红条，我跪在红条上叩三个头，算是行礼如仪。门帖由黄

金荣秘书骆振忠管理，骆是上海人，经常办公的地方在账房间

里，门帖也保管在账房间橱内，还备有一本名册，经常可以查

考。这是一般规矩。但是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却是另外一种情

况。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

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

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

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

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

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贽

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环境和拜师

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

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

分别以后，互不通讯，日久以后也就事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了。

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随军回到上海，成为

名震中国的北伐军总司令。一天，唐嘉鹏陪了北军某路司令王柏

龄去拜会黄金荣（王柏龄，扬州人，与唐嘉鹏拜把兄弟，与蒋介

石很投契，我曾亲眼看到他与孙中山、蒋介石三人在肇和兵舰上

合摄的照片），黄因此知道蒋介石就是当年蒋志清，即是自己的

门徒，又曾有恩于他，飘飘然引为自得，可以光耀黄家门

这时唐、王两人向黄金荣提醒，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中国第

一号大人物，如果说开去曾经拜过老头子，于他面子有关，一定

会触怒于他，倒不如顺水推舟。即以蒋介石过去用的是蒋志清名

字，未曾举行过仪式，又未曾“拉过场”（帮会收新门生或徒弟



点钟恭候大驾。第二天

时，设宴请同门师兄弟及有地位的帮会中人，互相介绍关系，称

为“拉场”），外面无人知道，叫黄金荣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将门

生帖子亲自送还，说明过去只凭虞洽卿一人自说自话，并未接受

过拜师收徒之仪，只是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蒋介石只承认黄

金荣是他朋友，这样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

听之有理，就依计而行。

当时托王柏龄代为向蒋介石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前去晋

见。一面关照账房老骆（即笔者拜老头子时黄金荣秘书骆振忠的

父亲，大家叫他老骆，名字已经忘记）将当初蒋志清的一张门生

帖子检出来备用。王柏龄辞行后，当日下午即打电话给黄金荣说

是已与蒋总司令约好，准定次日上午

上午

点钟方才由王柏龄陪同黄金荣去拜

点左右，王柏龄即到黄金荣家里，宾主在鸦片烟铺上共吸

上等烟土达两小时，将近

会蒋介石。黄把门生帖子送还给蒋介石，并说了昨天唐、王二人

教唆他的一番话，希望蒋总司令原谅海涵。当时蒋介石对黄金荣

的这种诚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声声称他黄老先生，并留他便

饭。黄金荣对蒋介石热情招待认为是毕生第一光荣，而蒋介石对

黄金荣也别有用心，企图利用黄金荣帮会势力为他反革命效劳。

至于这一次唐嘉鹏、王柏龄等叫黄金荣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究竟

是出于蒋介石暗示，抑或唐、王两人的主张，当时黄金荣未曾明

言，但从经过情况看，很可能是蒋介石本人的意图。

黄金荣自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以后，对于这件事就矢口不

谈，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

蒋介石一面勾结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一面策动封建帮会分子充

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

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以“中华共进

会”名义，在上海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



装点他们的门

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

悬挂在中堂来

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因为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急

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各种奖励，并给以

顾问、参议等一类名义，成为上海“三大亨”，得到蒋介石的格

外青睐。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流氓政客，又与戴笠结为生

死之交，黄金荣坐地分赃成为老太爷。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国

民党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

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

。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

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记

“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

到蒋介石与上海帮会关系之密切。约 年黄金荣到奉化访蒋

介石后回到上海，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

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的一些人是否对我和从前一样的

尊敬。还说我年纪大了，外事可以少管管，保重自己身体最要

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黄金荣这个帮会头子仍旧保持

着师徒般的情谊。

年

贺贵严的回

蒋汪桂斗法，蒋介石下台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事变

月间，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一面顽固地反

月以后，武汉政府即于 日免去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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